天主對我這個方濟小弟兄的慈愛召叫

阿結小弟兄ofm
我的原生家庭

我來自一個民間宗教信仰的家庭，父母是彰化人，在二次大戰之後，因生活困苦，隨著開墾潮由彰化（當時稱 「山前」）移居到台東（當時稱 「山後」），在鹿野山間租地栽植墾荒。但由於墾荒潮不斷湧入，且父親不善於判斷市場需求，以致種植的農作物供過於求而價格低廉，未能改善家庭經濟，接著孩子也不斷地出生（共有八個弟兄姐妹），常年下來艱苦度日，母親也因此罹患了嚴重憂鬱症。我是家中第七個小孩，出生時父母曾考慮要將我送給別人養，但最後因母親不捨而作罷。面臨家庭的貧困及母親的病，從我懂事起，小小腦袋就有一大堆的「為什麼？」，也開始思索生活中受苦的意義，學校老師的教導及民間宗教中的神鬼故事都無法回答我的問題。也由於母親的精神疾病，使我常遭到同學及鄰人的譏笑，因此我在同儕中感到孤獨，導致我的個性較為偏激冷漠。

與教會大家庭的相遇

當全家遷居桃園時，我堅持獨自留在台東讀高中，也因此有機會寄宿於台東天主教培質院，我的生活從此改變，經驗到第一次的主相遇。培質院專為偏遠地區學子提供住宿以便於就讀市區學校，有嚴格的生活作息及日常生活教育，院長鄭鴻聲神父在早晚課中以聖經思想及教會教導，幫助住宿生體會人性尊嚴及價值，他的目的不是要住宿生領洗入教，而是要啟發學生的天賦良知，實事求是，以建立良好的生活準則。在這裡三年的生活培育與團體生活，轉變了我原本偏激冷漠的個性。藉著早晚課使我有機會與天主聖言相遇，對生命意義的探索漸漸得到答覆，也開啟了我進入教會信仰的大門，於是我開始到本堂參加主日彌撒，也認識了堂區的青年會。教會大家庭內弟兄姐妹的互愛互助打動了我的心，在這裡我找到了歸屬感。

出死入生的恩典

高中畢業後，我願意加入教會，徵詢父母的許可，他們沒有意見，唯一的條件是不准我去當神父，而我向父母說我不會那麼傻啦。於是我在青年工作輔導林逢裕神父的手中領受聖洗，正式開始我的新生命，不久天主也實在地顯示出衪給我重生的恩典。那是在領洗後第五天，我與青年會朋友們到台東知本溪玩水，我告訴朋友們我不會游泳，便留在溪邊踢水。看著朋友們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泳，一時興起，便起身往溪中移動，到水深達膝的地方玩水。沒想到剛踏出兩步，便掉入溪中的暗流（後來才知道這暗流是不肖砂石業者在此大量偷採砂石而造成的溪中巨大坑洞）。當時在水面下，心中唯一閃過的念頭是「我這一生就這樣結束了嗎？」，然後我奮力掙扎，終於衝出水面向朋友大喊救命。兩位在溪中不遠處的青年會朋友趕緊游過來救我，當他們的手各抓住我的左右手時，我想我有救了，因為他們是原住民游泳好手，我便全身放鬆讓他們拖我回到岸邊。但暗流實在太強，我們三人無法離開，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他們兩人的體力慢慢耗盡，只好無奈地放開我的手，先回到岸邊，不然我們三人必將滅頂。當他們放手而我還來不及反應是怎麼一回事時，我的身體浮上了水面（我想是我對同伴的信任讓我全身放鬆），也意外地漂出暗流區，停留在溪中央的淺沙區，讓我的上半身可以露出水面。兩位同伴驚喜地找來長樹枝，把我安全地拖上岸，三人又驚又喜地說不出話來。事後每當我回顧領洗及這次溺水事件，常感謝天主的奇妙作為與恩典。「他由洪水之中將我提出」（詠十八17b），衪賜給我身體與靈性生活的重生，這不但讓我領悟到每天的生命是天主白白的賞賜，要好好珍惜，也教導我將一切交託給天主以及信任同伴的生活態度，這兩種生活態度也影響了往後我對生命方向的抉擇。

天主的召叫與計畫

高中畢業後，我夢寐以求的就是考上大學，我祈禱天主讓我上大學，為的是想在家族中替父母家人爭氣，不再被家鄉鄰人看不起。但天主的計畫與人的想法真的不同，大學聯考我連續失敗三次，每次都只差幾分。我懷著失望及對家人愧疚的心去服三年海軍陸戰隊兵役，在一無所能、一無所成的心情中重新思考未來生命方向，此時我開始聽到了天主的召叫。在高雄林園服役時，我仍每主日上教堂，看到本堂神父年事已高，進堂教友稀落，我開始問天主：「主，你要我作什麼？」。退伍前半年有機會認識了台南永康青年會並參與各項活動，重新燃起信仰的熱火。在本堂教友及青年會的鼓勵下，我開始考慮當神父。在我退伍後，鄭鴻聲及林逢裕神父願意推薦我到花蓮教區，但當我向父母家人表達此意向時，卻遭到強力反對，因他們怕我被教會騙了，而且也違背了我領洗時對家人的承諾，為了不引起家庭革命，只好回桃園家中繼續溝通。

方濟會的召叫

回到桃園父母家中，為了繼續保持聖召熱火，我尋覓住家附近的本堂神父幫忙分辨，因此認識了方濟會的高征財神父。他不僅僅支持、鼓勵我，他的生活態度也令我感動。有一次兩人會談後，我沒有手錶而問神父現在幾點了，他就把他的手錶給了我，讓我見識到方濟會的貧窮精神，也決定要認識這個修會團體。高神父介紹我與聖召負責人黃敏正神父以通訊做聖召聯絡，聖誕節時也到泰山的修院團體做生活體驗，被他們的團體弟兄友愛生活所吸引。與當時還是修士的林思川神父交談後，我決心要到這個團體試一試。用了半年的時間嚐試說服家人，從感情比較好的二位姐姐開始，再擴展到其他兄弟，最後用包圍戰術再次向父親提出修道的要求。父親無奈地放棄干涉我的決定，勉強答應我的要求。半個月後我辭掉機場免稅商店的工作，到大溪會院望會，開始了我與方濟會的不解之緣。

內在不斷地悔改與淨化

開始接受方濟會的培育過程，我才發現原來會士有神職人員與非神職人員的不同召叫，而亞西西聖方濟竟然不是神父，他沒接受過神學培育，卻活出內在的真正平安、自由、喜樂，而影響世人直到今天。這讓我有機會深入反省我想當神父的動機，才發現原來在我為天主奉獻自己的美麗理由下，內心真正渴望的卻是人們的讚美聲，與一事無成之下的自我補償。我曾被教會弟兄姐妹的掌聲淹沒了虛心向內尋求天主的呼聲，被接受高等教育（上大學）及工作成就的虛榮心所驅使，而遺失了內心真正的自由與喜樂。一九九七年在義大利亞西西一個月的朝聖之旅，天主讓我真實地體驗到聖方濟的「小弟兄」精神
，也開始淨化我修道的動機，我也向修會表達願意選擇當一位非神職的方濟小弟兄來回應天主的恩寵召叫。雖然我已接受了神哲學的完整培育，但修會長上及弟兄們也尊重我做一個非神職弟兄的決定，甚至送我到美國接受方濟靈修學的培育，讓我感受到修會內平等友愛的氣氛。

方濟小弟兄的召叫

去年從美國返台後，更加確認天主要我發揮自己的人格特質，在修會、教會、及世界中成為一位方濟小弟兄。「小弟兄」的意義為我而言是強調與人合作的服務精神，以弟兄情去服務所遇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我所不喜歡的人，這一點特別在美國為街頭遊民與墨西哥工人服務時有了深刻的體會（因篇幅有限，有機會再細說）。總之，每當我回顧從小的家庭環境、成長過程、與修道之路，愈來愈驚喜於天主對我安排的奇妙救恩史，就好像天主引導以色列人從奴役之地經過曠野到達福地。天主給我的救恩就是成為一位方濟小弟兄，經過修會、教會、及世界的曠野，走到內在真正平安、自由、喜樂的福地。

我相信天主對每個人都有一份獨一無二的救恩歷史，不必羡慕別人的或輕看自已的。只要在生活中細心回顧、用心體會天主帶領的每一段旅程，學習耶穌基督在世界的曠野中真實地與天主父來往，相信我們都能進入天主父藉著耶穌基督許諾給我們的內在自由福地。[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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